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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时期友好互助邻里关系初探 
张芳祯 

（东北大学  辽宁沈阳  110169） 

摘要：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是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维度之一，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虽然疫情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疫情防控为社区邻里关系改善提供了契机，邻里关系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邻里互

助拉开了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序幕，居民对微信等线上社群的高频使用成功助推了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建立，而在互助过程中尊重

邻里隐私的单纯互助行为更是维持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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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1]。而社区邻里关系是基层治

理能力的重要维度，打造睦邻友好的邻里关系也是基层治理的应有

之意。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居民对和谐社区、睦邻友好邻里关系

的期待正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基层的具体投射。 

然而，现实却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市人口的异质

化程度不断增强，邻里之间的陌生面孔不断增多，社会分工的日渐

专业化和细化进一步减少了邻里之间的互动，促使现代城市社区的

邻里关系日渐冷漠，邻里信任感缺失，进一步增加了基层治理的难

度。但是新冠这一全球大流行为邻里互动创造了契机。抗击疫情以

来，社区作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最前线，持续发挥关键作

用，邻里关系也在这一特殊时期迎来了转机。居民表现出了对防疫

政策和措施的高度配合和执行力，虽然居家隔离阻拦了大家出门社

交的步伐，但为邻里之间互助和互动创造了外部条件，在地缘这一

先天优势的加持下，疫情期间邻里互动活跃，城市社区冷漠的邻里

关系正在悄然消解，促进守望相助、睦邻友好邻里关系的形成不仅

有助于巩固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也有助于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 

在学术界，邻里关系一直是社区研究的重要主题，早在 2000

年就有学者关注到城市社区邻里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关系，指出现代

城市社区邻里关系出现淡化的趋势[2]。而后也有学者通过测量发现

城市社区邻里之间的社会互动比较弱，其中商品房社区的邻里关系

更为淡漠[3]。有学者指出在户籍政策和住房商品化政策持续推进、

城市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原本包含地域性居住

和多重社会关系的邻里关系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4],多重

社会关系逐渐淡化，邻里关系甚至退化至仅仅包含地域性的居住关

系。有研究指出个人决意要保护基本的隐私，而同时又希望能与周

围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相互帮助，而这两者之间存在一条无意

识确定的令人惊奇的平衡线，心中的这条平衡线使得邻里之间的

“点头之交”不会向私人关系发展，始终保持“浅交往”的状态
[5]。即使是在学区社区，邻里关系依旧是浅层次的交往[6]。无论是“陌

生人”还是“点头之交”，都是社会常态化状态运转下的城市社区

邻里关系，但是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过程中，互助行为会增

加。胡建强教授通过数据调研发现，疫情冲击下全新的邻里关系正

在重建，更多人愿意向陌生的邻居伸出援手，互帮互助[7]。偶然的

应急状态也让我们意识到未来的高风险社会中，更需要守望相助、

互信合作、睦邻友好的邻里关系[8]。 

现有研究对疫情爆发前城市社区的邻里关系从表征到成因都

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探讨，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但迄今为止学

术界对抗疫期间邻里关系的研究明显不足。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经

由共同抗疫经历得到重塑的友好互助邻里关系具有哪些特征？因

此，本文基于疫情期间我国城市社区邻里互动的现实，探讨抗疫期

间邻里互动的特点，为未来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常态化提供有益的

思考。 

二、防疫期间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特点 

1.建设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开端：邻里互助 

当人们聚集在一起面临共同的风险和困境时，会形成不同形式

的社会互助，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最基本观念和行为之一[9]。

抗击疫情期间，居民对居家隔离措施的切实执行有效地阻断了病毒

的传播链，社区实施的隔离举措有效保护了辖区居民的安全，但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来源于社区外部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正常

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居家抗击疫情促使邻里拥有了共同的生活经

历和联结纽带，个体的同理心和人性向善的恻隐之心共同增加了邻

里之间互助的可能性，邻里之间的先天地缘优势也使得邻里互助具

有极高的可行性，促使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触机即发。抗疫期间，

米面粮油、蔬菜、药品等生活物资采购受限，邻里之间自发地发展

出按需以物易物、拼团等互助方式来满足自身及邻里的生活需求。

上海浦东一小区居民因为有邻居表示想喝可乐，自己有囤货就主动

拿出 12 瓶可乐放在楼栋大堂共享给邻居，有邻居拿走一罐可乐，

留下了一瓶辣酱，还有邻居用一瓶牛奶换走了一罐可乐，陆陆续续

地接力置换越换品类越丰富，物资越多。在上海抗疫最吃紧的时

候，杨浦区戎辉苑小区居民顾路得主动开团，经由浏览团购信息、

拣选商品、与商家谈判价格、发布商品、团购备案、社区分发等一

系列繁琐的流程成功通过邻里拼团的团购方式满足了邻居们的生

活需求，而且还通过团购与邻里熟络起来，甚至有邻居主动提供帮

助。伴随置换物资和团购物资流动的还有邻里之间的爱心、善意和

邻里情谊，虽互不相识，但因为居住在一栋楼、一个小区相互扶助，

共渡难关。补充物资不仅打消了居民因物资匮乏产生的不安，还缓

解了居民居家带来的焦虑，更打破了陌生的邻里关系，拉近了邻里

之间的距离，重新认识到邻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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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成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平台：微信等线上社群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手机等智能设备的普及共同影响

着人们的生活，而当前基于地理社区构建的社区线上群已不鲜见
[10]，其中微信群和 QQ 群因为高使用率和即时性等优点在社区工作

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广泛使用，在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微信群

最初是社区联系居民的重要手段，现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居民组织

化、居民需求识别的重要工具[11]。由于组成社群的成员都是同一栋

楼或者同一个社区的居民，在社区生活过程中常会有大量相似的、

日常的信息需求，所以当居民无法从社区或者正式渠道获取有效地

支持时，会借助于线上社群寻求帮助，因而微信等线上社群已经逐

渐延伸出邻里互助的功能。特别是抗击疫情以来，居民外出受限，

但买药就医等日常需求仍然存在，居民通过微信等线上社群寻求帮

助的频率增加，加上微信等线上社群具有强链接、高粘性的特点，

互助信息总能很快获得邻里的响应，邻里互助的功能得到极大的巩

固和加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邻里互助的非正式平台。长春市一社

区，凌晨五点，一位母亲在微信群内为当志愿者的孩子寻求暖贴，

到早上八点，群内已经有多名邻居联系了这位母亲。在微信等线上

社群中，不仅求助有回应，还有居民主动发言：“大家谁有困难的

就群里说一声，互相帮助一下。”也有居民主动表示：“如果群内

有老人独自在家，不会网购食物的，请致电。”这样自愿的、主动

的邻里互助行为在微信等线上社群屡见不鲜。 

3.维持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核心：不涉及邻居隐私的单纯互助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对个人隐私是很重视的，生活中会极力保护

基本的隐私，但是又渴望在社区内部能够建立起互惠式的邻里关

系，希望能与邻里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和互助，在这对居民保护隐私

与渴望邻里交往的天然矛盾中，社区内理想的交往关系为：“邻里

之间关系融洽，但也要有隐私空间。互相之间能聊下盐有多咸、醋

有多酸的生活，日常生活能有所照应就很好了[12]。防疫为邻里互动

创造了契机，在封闭社区里，居民之间逐渐形成了以纯互助为标志

的互动链，互动反馈频率增加，并出现了连带的反馈强化[13]。伴随

防疫措施的逐步严格和社会疫情的发展，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互

动链日趋成熟和坚固。在防疫过程中，邻里之间的互助高度集中在

克服当前生存困难，不涉及邻居的亲密私人空间，打消了居民个体

出于隐私保护的防备心理，为建立和维持友好互助型邻里关系奠定

了基础。 

三、总结 

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是基层治理的核心主题之一，同时也是新时

期社区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更是社区治理创新的突破口。围绕

着防疫期间城市居民生活范围向社区场域高度集中这一特殊现

实，发现居民在暂时剥离了个体拥有的不同社会资本和社会角色

后，自发地通过物资置换、团购等多种多样的线下邻里互助方式，

共同面对、克服居家抗疫带来的不便和困难，邻里互助传递出的善

意和爱心消解了一直以来陌生、疏离的邻里关系，拉开了友好互助

邻里关系的序幕；微信等线上社群的频繁信息互助，以及借助微信

等线上社群完成的线下无接触互助，更是突破物理空间加速了邻里

温情的线上传递，进一步推动了友好互助邻里关系的形成；特殊时

期，邻里之间形成的不涉及邻居隐私的单纯互助行为及时解决了居

民生活的难题，也尊重和保护了居民隐私，打消了居民出于隐私保

护、减少后续麻烦等自我保护心理而刻意减少邻里互动的念头，这

些实际互动中对邻里隐私的尊重，进一步巩固了经由抗疫经历重塑

的友好互助邻里关系。 

疫情防控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秩序和居民产生了影响，总结防疫

期间邻里互助行为，将对新时期增进社区邻里关系带来启示，长远

来看也有助于加强社区对抗未来社会中潜在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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